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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年园地

奋勇争先建华夏
——清华毕业五十年感言

○王　方（1964 无线电）

　　大学毕业 50 年，我们完成了母校提

出的“为祖国健康工作 50 年” 的号召，

向人民交出了一份完美的答卷。

　　回首往事，热血沸腾。我为什么一定

要入大学深造，这其中有一段曲折的历史。

入学前，我是在职干部，有 12 年工龄，

是解放战争初期新华社东北总分社的无线

电报务员和机务员。我也是三个孩子的父

亲。当年刚参加革命工作时，组织分配搞

技术工作，在无线电报务员训练班一面学

习，一面工作，随着战局的动荡漂流各地。

到 1946 年 7 月毕业，便能上机独立操作，

进行无线电收报和发报工作，所用的接收

和发射设备都是从敌人手中缴获来的，内

部结构十分复杂，和我们学过的不一样，

很难掌握。我心中暗下决心，将来有一天

一定要学会它，掌握它！

　　当东北解放区相对稳定时，在

机务主任甘正同志的组织领导下，

完成了最大功率 500 瓦的无线电电

信发射机中心（在哈尔滨市），以

及备份中心最大功率为 200 瓦的无

线电电信发射机中心（在佳木斯市），

为延安新华社与东北总分社之间的

战时通讯联络、信息收发提供了坚

实的保证，为战争的胜利抢占了高

地。但这些复杂的制造技术是由被

我军强制留用的日军技术人员完成

的。他们消极怠工，技术封锁，三

天两头罢工要喝酒吃肉。我们这些共产党

员当杂工、打下手，很被动也很无奈。

　　新中国建立后，中共中央东北局下令

为内蒙古自治区建立人民广播电台，由东

北人民广播电台承办。组织上指派我带队，

为内蒙当地开创人民广播事业。在这项繁

重的任务中，技术设计，工艺制造，安装

调试等，诸多核心技术均掌握在旧的留用

工程师手中，我们这些共产党员还是打下

手，干零活。虽然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学习

文化课，补习数、理、外文，甚至上夜校，

听广播讲座等，但远水解不了近渴，仍然

强烈期盼入正规大学学习深造。

　　机会终于来了，1958 年国务院通知

规定，在职干部可以报考大学，条件是基

层组织批准，年龄小于 30 岁，同等学力等。

2008 年，王方学长（前右 2）的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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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如愿以偿，被清华大学录取，真是心花

怒放，梦想成真。抛弃官位，日后虽妻离

子散也在所不惜。

　　进入清华之后，我感觉自己年轻了，

我比同学们年长 10 岁。看到他们满脸幸

福的笑容，很是羡慕，他们参加各类活

动，如歌舞团、体操队、民乐团、中长跑

队，以及每天下午 4 点以后大操场的体育

锻炼，真是如火如荼。我的活动较少，一

副老气横秋的样子。在学习上，同学们都

得心应手，成绩优秀，我则是基础差，底

子薄，困难重重，虽经常挑灯夜战，但总

是跟不上年青人的步伐。

　　一年级时，致命的考验不知不觉地来

了：红专大辩论，建立又红又专的人生观

和世界观，批判“学而优则仕”的白专道

路。当时我曾拒绝担任校广播电台台长，

因为怕影响学习；我还认为自己革命人生

观问题早已解决。这些观点受到学生党支

部的批判，后来被整成“右倾分子”材料，

逐级上报到了北京市委，成了反面典型。

我因为检讨好，自己上纲上线，才被留下

继续学习，以观后效。同期的齐春霖同学

同样被定为“右倾分子”，被送回原单位

监督劳动。这是后来系主任李传信同志代

表校系党组织向我当面道歉平反时才了解

到的真相。

　　第二波考验来得自然，在身体上重新

塑造了我。当年，北京各学校都在贯彻上

级的三个“百分百”任务，即：劳卫制体

育达标 100%，民兵训练完成 100%，大

炼钢铁项目开战 100%。

　　我和同学们选的是劳卫制一级体育达

标项目，仰卧起坐、单杠引体向上等顺利

过关，长跑 1500 米难度很大，上气不接

下气，突击一周勉强通过了。100 米连跑

三周不过关，但不能扯全班的后腿呀。同

学们帮我换球鞋，穿运动短裤，专业啦啦

队，前呼后拥，中间助跑看秒表，终于在

月底前通过了。同学们高兴欢呼，而我像

死了一回那样。我终于脱胎换骨了，感觉

更年轻了。

　　第三波打击是小插曲，但是很要命。

颐和园的排水沟是流经校园内的，臭气熏

天，工程项目是用暗管埋入地下 2 米多深

处，我们班分摊到 9 号楼前一段和大礼堂

后方一段。在深挖地下土方作业时，由于

臭水浸泡，劳累过度，伙食营养差，冷水

冲澡，一下子得了阑尾炎。入校医院做手

术，院方很重视我这个吃苦耐劳的大龄学

生，特由副院长亲自操刀。这位美国归来

的华人“洋”大夫，手术做了 4 个小时，

下令卧床之后三小时内必须下床活动，避

免粘连。想不到三天后出院，伤口因感染

全崩裂开来，很是痛苦。原来是“洋”大

夫一边吸烟一边拆线，未作消毒处理所致。

坚持一周考完了试，又乘 30 多小时火车

回家休暑假，不料 40 多天返校后，伤口

已然开裂，且流脓淌血，十分严重。还是

在护士长的耐心帮助下，用紫外线照射治

疗才痊愈的。

　　人不走运，乱事缠身，智齿长出来了，

牙龈红肿得厉害。到牙科拔牙时，女医生

找了两名男助手，按着我的双手和头部，

她用力抡起 5 磅大锤砸向她手中的夹牙的

钳子，几锤下来，智齿不但没下来，还满

口流血，疼痛不止，我也被锤昏了过去。

我很不满意地对女大夫说，你用兽医那套

办法拔牙，对我这个学生太不人道了！

　　第四波打击是学习上的，可谓悬崖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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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必须拼命一搏，否则一生梦想将成为

泡影。一年级期末，化学考试不及格，必

须补考。在我来说这是必然的，从记化学

符号、分子式等初级基础开始，一直赶不

上进度，而同学们个个化学知识的丰厚，

对各种实验也运用自如，几乎全部获得满

分。二年级期末，数学考试不及格，成天

手忙脚乱，大课听教授讲课，记不全笔记，

因为听记不能两全。讲义稿和教科书也各

说各话，各有自己的体系，一时弄不懂。

在李传信同志的关怀下，派出了辅导员专

门帮我复习补考，并特请教研组老师给我

讲课，陪我一个多月，整个暑假一起受苦

受累。在补考中，我化学得了 3-，数学

得了 3+，勉强闯过了“鬼门关”。

　　此后，在学习方面倒没有大风大浪和

翻车事故，相对比较顺利，特别在专业实

验方面，完成快，质量高。累计 50 多门

功课，没有欠账的，最后领到了毕业证书。

　　在大学期间，我还承担着社会工作，

一直担任班级党支部党小组长，担负大量

思想政治工作，协助班长和团支部书记完

成各项任务。我严于律己，热诚待人，与

大家和谐相处，争创先进，认真做到共产

党员和兄长的责任。

　　毕业分配由组织决定，1964 年 3 月，

我来到东北一家军民结合的小型企业。一

开始被任命为总工程师，压力很大。但在

厅长洪学智、厂长王秉林兄长般的热情帮

助下，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我们对工厂生

产组织多次改造，提高工作效率，提高产

品质量，开发新产品，抓产品升级换代，

如：全国首批袖珍式半导体收音机，批量

行销全国；低空警戒雷达长期武装部队。

一年就摘掉了企业亏损的帽子。

　　但是好景不长，在全国的极左劲风吹

动下，“四清”运动，领导干部要“洗澡

下楼”，个个过不了关，整天闭门思过，

背着包袱犯了“错误”。紧接着“文化大

革命”来了，疾风暴雨，天塌下来一般。

工厂停产了，我被诬为“走资派”、“黑

帮”、“里通外国”、“苏修特务”。精

神上的折磨，肉体上的摧残，天天生活在

恐惧之中。生病时医院拒绝为“黑帮、敌

特”治病，真是生不如死。

　　1972 年 10 月，我办理组织调动手续，

调到了哈尔滨市与家属团聚。暂时脱离了

苦海，这一干就是 17 年，直到退休。这

期间，我党经历了拨乱反正，整顿秩序，

我被留在省厅工作，从处长到副厅长、总

工程师，从事企业管理和技术管理工作，

顺势上进，多有建树，为制造业的发展理

顺了道路。

　　50 年过去了，仔细想来，确实感慨

万千！我心中特别留恋学生时期，那金子

般的光辉岁月，同学们坦诚相待，共同追

梦，积极向上；师生间亲密无间，追求真

理，实事求是。我永远不会忘记李传信同

志兄长般的关爱，他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共

产党员教育家。

王方学长在德国与儿子一家合影


